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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双职工家庭（dual-earner families）十分普遍

的今天，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是困扰许多员工的一

个重要问题，对于那些具有工作中心倾向的人，如

“工作狂”（workaholic）来说，这一问题更为突出。具

有工作中心倾向的员工其工作家庭冲突水平比普通

员工要高 [1]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把更多的

时间和精力花在了工作上面，即使在非工作时间也

难以从工作中抽身出来[2]。Sonnentag将个体下班后

在时空和心理两个层面从工作中抽身出来，使自己

不被工作相关事务干扰并停止对其思考的现象称作

“心理解脱”（psychological detachment）[3]。已有研究

表明，较高水平的心理解脱不仅可以缓解个体的工

作家庭冲突、推动工作家庭促进[4]，还有助于降低工

作倦怠，提升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 [5-8]，促进自己和

家人的心理健康 [9]。然而，这些研究多关注于心理

解脱对个体家庭和生活适应的影响，少有研究深入

考察心理解脱的发生机制。

个体在非工作时间的心理解脱水平主要取决于

两方面的因素：一是个体在非工作时间从工作中抽

身的倾向或意愿；二是个体在非工作时间从工作中

抽身的难易程度。前者与个体的工作-家庭中心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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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 目的：探讨员工工作-家庭中心性对心理解脱的影响及非工作时间的工作连通行为（work connectivity be⁃
havior after-hours，WCBA）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。方法：采用工作-家庭中心性量表、非工作时间的工作连

通行为量表、心理解脱量表对281名员工进行调查。结果：①工作-家庭中心性与心理解脱，WCBA的时长和频率维

度与心理解脱均呈显著负相关；工作-家庭中心性与WCBA时长和频率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。②WCBA的时长在工

作-家庭中心性与心理解脱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。结论：工作-家庭中心性可以通过WCBA的持续时长影响心理

解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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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work-family centrality）密切相关。工作-家庭中心

性描述的是个体对工作和家庭两种角色相对重要性

的一种价值判断[10]。以工作为中心的个体将工作视

为其整个生活的活动中心，认为在工作中扮演的角

色对自己尤为重要。根据角色理论，此类个体会有

意识地选择在他们的工作角色而不是家庭角色中投

入更多时间、体力和认知去实现自我价值[11]，在非工

作时间从工作中抽身的倾向或意愿相对较低，因此

心理解脱水平可能较低。

个体在非工作时间从工作中抽身的难易程度则

主要取决于个体之外的一些因素。近些年来，网络

通信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进步极大地缩短了员工

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心理距离，领导或同事的一个电

话或一封电子邮件就可以马上将下班在家的个体与

工作连通起来，这在客观上增加了个体在非工作时

间从工作抽身的难度。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

的互联网调查报告表明，截止到2012年底中国网民

的数量已经达到了 5.64亿，其中有 91.7%在家中上

网[12]。个人上网设备持有比例的提升和网络接入条

件的改善，极大地改变了员工在非工作时间从工作

中抽身的心理解脱状况。其中一项突出的表现就是

个体在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（work connectivity
behavior after-hours，WCBA）的增加。研究者将WC⁃
BA界定为员工使用便携式通讯设备在非工作时间

（包括上班前、下班后、周末或假期）参与工作或者与

同事联系的行为（工作连通行为）[13]。例如，员工下

班后通过手机与同事讨论工作就属于典型的WC⁃
BA。WCBA客观上增加了个体在非工作时间从工

作中抽身的难度，进而可能降低个体的心理解脱水

平。Park和Richardson的研究均发现，个体在家使

用便携式通讯设备会降低其心理解脱水平[14，15]。

知识态度行为（knowledge-attitude-behavior）模

型认为，个体拥有的信念、态度、知识等都会影响其

行为[16]。工作-家庭中心性是个体对工作和家庭角

色重要性的价值判断，是一种持久、较难被改变的内

在信念[17]，对个体的态度和行为有指导和预测作用，

影响着个体对自己应该如何表现的认知 [18]。这提

示，越是持工作中心信念的个体，发生WCBA的可

能性也越大。也就是说，个体的工作-家庭中心性

不仅可以影响其在非工作时间从工作中抽身的意

愿，还可能通过促进WCBA发生的方式间接影响个

体的心理解脱水平。

基于此，本研究将探讨个体的工作-家庭中心

性与其心理解脱水平之间的关系，考察WCBA在这

一关系中可能发挥的中介作用。此外，考虑到个体

的WCBA可以同时反映在持续时间（时长）和发生

频率两个方面[15]，尽管二者关系密切，但其对后果变

量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，因此本研究将从时长和频

率两个角度考察WCBA的中介作用，通过揭示WC⁃
BA时长和频率在工作-家庭中心性与心理解脱之间

是否扮演不同的中介角色，进而更深入地认识工

作-家庭中心性影响心理解脱水平的机制，以期在

丰富国内心理解脱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探索工作家

庭界面实践干预的新途径。

1 对象与方法

1.1 被试

在上海市、江西省宜春市、南昌市、广东省中山

市、浙江省宁波市和湖北省武汉市等地多家企事业

单位中采用方便抽样的取样方法分别发放问卷328
份，回收有效问卷 281份，回收率 85.67%。其中，男

性 139人，女性 142人。被试的年龄范围为 21岁到

52岁，平均年龄为 32.43岁（标准差为 7.68岁）。被

试的工作单位中有 42.7%为私企，17.1%为国企，

13.9%为外企，16.4%为事业机关单位，9.9%为其

他。从被试担任的职位来看，有66.2%为普通员工，

19.2%为基层管理人员，13.8%为中高层管理人员，2
人未填写工作职位。所有被试均具有固定的上下班

时间，确保了工作与非工作时间的界限。

1.2 工具

1.2.1 工作-家庭中心性量表 采用Paullay编制的

工作-家庭中心性量表[19]，该量表为单维量表，包含5
个项目，采用5点计分，总分越高表示被试越是工作

中心导向的，原量表的α系数为 0.93，本研究的α系
数为0.85。
1.2.2 非工作时间的工作连通行为量表 Richard⁃
son编制的量表通过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的频

率和持续时间来测定WCBA[15]。其中持续时间部分

共有 4个项目，测试被试在上班前、午餐时间、下班

后和周末假期处理工作相关任务的持续时间，五点

量表设置分别为“1-15分钟”、“16-30分钟”、“31-60
分钟”、“1-2小时”、“2小时以上”，分数越高表示被

试在非工作时间的工作连通行为时间越长。该量表

为单维量表，原量表的α系数为 0.79，本研究的α系
数为0.80。频率部分为非工作时间被试在一些常见

场景下处理工作相关任务的频率，本研究根据国内

外文化和习惯差异对场景进行了适当的修订，在访

谈和开放式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编写了33个项目，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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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预测，共回收有效预测问卷

172份，根据项目分析结果，所有题目的题总相关系

数均达到显著水平（P<0.001）。对预测数据采用主

成分最大方差旋转（KMO=0.889），遵循以下的删题

原则：①按照从右往左、从下往上的顺序，一次删一

题，一个因素不能少于三题；②删除双重负荷的题

目；③删除因子负荷小于 0.4的题目。经过多次旋

转，最后确定共 12个项目的正式问卷，项目累计解

释变异量为63.71%，载荷在0.47到0.85之间。正式

问卷采用 5点计分，分数越高表示被试在非工作时

间的工作连通行为越频繁。对正式问卷的281份数

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，结果显示，χ2/df为 2.644，
RMSEA为 0.077，IFI、NFI、CFI、NNFI等指标分别为

0.946、0.916、0.945和 0.916，正式施测时该问卷的α
系数为0.89，修订后的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。

1.2.3 心理解脱量表 采用 Sonnentag编制的恢复

经历问卷（Recovery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）中的

心理解脱维度问卷[20]，该问卷为单维问卷，包含4个
项目，采用5点计分，分值越高，心理解脱程度越高，

原量表的α系数为0.84，本研究的α系数为0.80。

1.3 研究程序和数据处理

在施测前对所有发放问卷的主试进行集体培训

并发放调研指导手册，使用统一的指导语对被试进

行现场施测并当场回收问卷，所有被试均匿名作

答。回收后，录入有效问卷，使用 SPSS 17.0和AMOS
20.0进行数据分析。

2 结 果

2.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

本研究中，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

1。工作-家庭中心性与心理解脱，WCBA时长和频

率维度与心理解脱均呈显著负相关；工作-家庭中

心性与WCBA时长和频率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。

所研究变量两两之间均呈显著相关，为中介效应的

检验提供了基础。

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（n=281）

注：*P<0.05，**P<0.01，***P<0.001，下同。

1 工作-家庭中心性

2 WCBA时长

3 WCBA频率

4 心理解脱

M±SD
12.31±4.11
9.35±4.72

30.76±7.67
12.01±3.43

1
-

0.38***
0.19**

-0.33***

2

-
0.43***

-0.42***

3

-
-0.21***

4

-

表2 WCBA在工作-家庭中心性和心理解脱间的中介效应检验（n=281）

表3 WCBA时长和WCBA频率的Sobel检验（n=281）

方程一

方程二

方程三

预测变量

工作-家庭中心性

工作-家庭中心性

工作-家庭中心性

工作-家庭中心性

WCBA时长

WCBA频率

因变量

心理解脱

WCBA时长

WCBA频率

心理解脱

△R2

0.073
0.077
0.015

0.158

标准化回归系数

-0.287
0.294
0.130

-0.195
-0.308
-0.038

标准误

0.049
0.065
0.115
0.049
0.047
0.027

t
-4.89***
5.11***
2.08*

-3.32***
-4.79***
-0.64

中介路径

工作-家庭中心性—> WCBA时

长—>心理解脱

工作-家庭中心性—> WCBA频

率—>心理解脱

预测变量

工作-家庭中心性

WCBA时长

工作-家庭中心性

WCBA频率

因变量

WCBA时长

心理解脱

WCBA频率

心理解脱

标准化回归系数

a =0.294***
b =-0.308***
a =0.130*
b = -0.038

标准误

0.065
0.047
0.115
0.027

Sobel检验Z值

-3.723*

-0.881

2.2 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的多重中介效应检验

根据中介变量检验程序对非工作时间的工作连

通行为在工作-家庭中心性与心理解脱之间的中介

作用进行检验。在有关心理解脱和非工作时间工作

连通行为的研究文献中，员工的人口学变量经常作

为重要的额外变量进行控制。本研究在进行中介效

应的层级回归检验中均在第一层放入员工的性别、

年龄、婚姻状况、出差情况、职位和公司性质六个控

制变量，以下所有结果均为控制了上述人口学变量

后得到的结果。

首先采用层级回归分析，回归方程和结果如表

2所示，工作-家庭中心性对心理解脱（Beta=-0.287，
t=-4.89，P<0.001）、WCBA时长（Beta=0.294，t=5.11，
P<0.001）以及 WCBA 频率（Beta=0.130，t=2.08，P<
0.05）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。

在层级回归的基础上，采用Sobel检验法对WC⁃
BA时长和频率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。检验的统计

量为：Z = ai bi / Saibi ，Saibi = a
i2
2sbi

2 + bi
2 sai

2 。检验结果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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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3。根据MacKinnon等人提供的多重中介效应So⁃
bel检验临界表 [21]，显著性水平 0.05对应的临界值

是±0.97，因而WCBA时长对工作-家庭中心性与心

理解脱的中介效应在 0.05水平上显著，WCBA频率

的中介效应不显著。根据表 2的层级回归分析，回

归方程加入WCBA时长后，工作-家庭中心性对心

理解脱的回归系数依旧显著，说明WCBA时长在工

作-家庭中心性和心理解脱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

用。

3 讨 论

研究结果表明，工作-家庭中心性可以显著预

测WCBA时长、频率以及心理解脱。WCBA的时长

和频率与心理解脱呈显著负相关。这一点与国外研

究者对WCBA和心理解脱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[14，15]。

说明越是以工作为中心导向的个体，在非工作时间

内使用便携式通讯设备进行工作连通行为的时间越

长，频率越高，获得的心理解脱也越少。

本研究对WCBA的时长和频率维度分别做了

中介效应检验，结果发现WCBA的时长在工作-家
庭中心性和心理解脱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，说明

工作-家庭中心性可以通过WCBA的持续时间影响

心理解脱。工作-家庭中心性是个体的价值判断[10]，

员工想要通过改变他们的工作-家庭中心性来改善

心理解脱需要花费较大的努力。这一研究结果提示

我们，一个以工作为生活中心导向的个体，可以通过

主观或客观的方法有意识地限制自己在非工作时间

内的工作连通行为持续时间，从而促进自己的心理

解脱，提升生活幸福感和满意度。

另一方面，本研究假设WCBA持续时间长短和

频次高低会在心理解脱的影响路径上产生不同的效

果。从结果来看，工作-家庭中心性能够显著预测

WCBA频率，但是WCBA的频率在工作-家庭中心性

和心理解脱之间并未起到中介作用。究其原因，可

能是WCBA持续时间更多反映的是膝式便携设备

的影响，而WCBA频率更多体现的是手持型便携设

备（如手机）而非膝式便携设备（如笔记本电脑）的影

响[15]。与膝式便携设备在处理主要工作任务的同时

还能处理其它工作任务（如在修改工作文件的同时

可以及时回复同事邮件）相比，手持型便携设备主要

是电话和短信的沟通，其使用更加迅速，花费更少的

时间，故手持型便携设备主导的WCBA频率对心理

解脱造成的影响更小，这可能是其不能起到相应中

介作用的主要原因。

目前国内关于非工作时间的工作连通行为、工

作-家庭中心性和心理解脱的研究并不多，本研究

从非工作时间的工作连通行为切入，丰富了工作-
家庭中心性和心理解脱的实证研究以及心理解脱的

产生机制。但是，本研究在被试群体的抽样上普通

职员比例较大，未来的研究可以继续加大样本量以

及对被试人口学变量的控制，进一步验证该模型。

此外，未来的研究还可以继续深入探讨心理解脱的

前因变量，如研究与工作-家庭中心性具有紧密联

系的工作投入、工作成瘾[22] 等变量之间的细微区别

是如何影响心理解脱的。在WCBA的研究上，本研

究虽区分了时长和频率维度在中介作用上的差异，

但是并未区分在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的主动性

和被动性，对于员工来说，主动的连通行为可能给他

们带来积极的影响，而被动的连通行为可能给他们

带来更多负面消极的影响，未来研究可以挖掘这部

分因素所带来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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